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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长城山背
□朱伟

近日，我回到阔别40多年的长

城山背。童年时生活过的长城砖瓦

厂已经不见踪影，该厂标志性的建筑

轮窑也已无迹可寻。昔日的黄土地

上，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

化的厂房星罗棋布。借着改革开放

的东风，长城山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还有了一个闻名遐迩的名字

——永康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内企

业家云集，纳税百强企业扎堆，人流、

车流、物流随处可见，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

1972年4月，父亲向所在单位提

交调离申请，举家从浙江北部嘉兴市运

河农场南下，来到了浙江中部的永康，

落户安置在长城公社长城山背的永康

县砖瓦厂。那年，我读小学一年级。一

直到1977年4月父母调离砖瓦厂，我

在长城山背生活了整整5年。

长城山背位于永康城郊，为丘陵

地貌，境内有东阳到永康县城、黄城

里村至河南村的道路，区域内到处成

片生长着茂密的马尾松林。这些松

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地直立在长城

山背的黄土地上，成为长城山背标志

性的植物。

松树不畏贫瘠、甘于奉献，它满

身都是宝。每过一段时间，松树底下

就会堆起一层又一层枯黄的松针，它

是易燃物，可以作为引火材料。在收

集松针的同时还能捡到一些掉落的

松果，这也是上好的燃料。因此，在

松树林中行走时，经常能遇到用竹耙

收集松针的农民。树枝上富含油脂

的松明可以用于照明。我们那时去

防空洞探险经常使用松明照明。遇

到雨季时，松树的底部还能生长出可

食用的菌菇。蘑菇是上好的食材，加

点豆腐煮汤，味道鲜美，让人回味无

穷。

在长城山背，遍地都是“黃筋

泥”。这些黏性好的“黄筋泥”是制作

红砖的主要材料，那时没有挖掘机，

取泥土都靠人们用铁制锄头或铁耙

挖掘，然后用畚箕挑至制砖车间，或

者用独轮车运输。于是，山背上就出

现了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争先恐

后挑土的场面。挑土称为“担黄筋

泥”或“担黄泥”。每当砖瓦厂需要

“黄筋泥”材料，黄城里村村民就会来

挖掘泥土，然后按照泥土的体积或重

量来计算工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挖掘，使得

长城山背的土地被挖出一个又一个天

坑。成片的松树林没有了，茂盛的桃

树林消失了，以至于到后来由于土地

资源缺乏，制砖企业只好停产关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长城山

背有长城砖瓦厂、长城卫生所、长城

农机（具）厂、长城粮站、长城肥料仓

库、长城道班和长城公社7家单位，

其中又以长城砖瓦厂的面积最大。

该厂东与长城山背松树林接壤，南与

农田、水渠接壤，西与长城卫生所、长

城农机厂、长城粮店接壤，北与东永

公路（现为铜陵路）接壤。厂内有制

砖车间、砖块晾晒场、燃料（煤）堆放

场、轮窑和成品砖堆放场以及生活保

障区。

轮窑是砖瓦厂的标志性建筑。

轮窑长100余米、宽20余米、高10

多米，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属于“巨无

霸”了。1974年下半年，读小学四年

级的我因为画了一幅轮窑图，引起黄

城里小学校长王春芳的重视。在王

校长的举荐下，我被送到县文化馆接

受美术老师宣如海的指导，在县政府

食堂搭伙吃了一个月的官粮。那年

我才10周岁。

那时候，人们家里建锅灶都要到

砖瓦厂购买红砖。因为建锅灶要的

砖少，人们通常都自己推独轮车来

运。遇到建房需要成千上万块购入

的，砖瓦厂就会派车帮忙运输。单位

里驾驶四轮手扶拖拉机的伟堂叔每

天四处奔波。一些想去县城的同事

也会搭他的顺风车，节省徒步行走的

时间。

周边乡村的村民都愿意到长城

卫生所就诊。那里有古稀之年还满

头黑发的中医师范爷爷，有退休还留

任的西医师林奶奶，有和蔼可亲的李

医生，他们的妙手仁心为卫生所营造

了良好的口碑。但我每次进卫生所

却并非为了看病，而是因为那里有我

的小伙伴兴兴、阿斌和阿敏。

在长城山背有个神秘的山洞。

这个山洞西临长城公社、北临黄城里

村至河南村的道路，山洞的长度不足

百米，呈曲线通道，中途有岔道，洞内

伸手不见五指，没有光照寸步难行。

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敌人飞机轰炸而

挖掘的防空洞。为了应对可能发生

的意外，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都修建

了大量的防空洞，永康也概莫能外。

那时候，我和小伙伴时常组团到洞里

探险。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42年弹指

一挥间。抚今追昔，我们无比自豪；展

望未来，我们自信满怀。我们有理由

相信，未来的“长城山背”将更加美好！

去年四月末的某一天，我接到消

息赶到医院时，父亲的手术已经结束

了。“检查结果很不错，现在需要好好

休养。”护士的温言细语让我的内心

平静了下来。

隔壁床住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

奶奶，她的丈夫也在。夫妻俩都很

和善，热情地与刚来的我们攀谈起

来。我到医院的次数不多，印象中，

这里的人们总是很乐于和人聊天，

哪怕对方是陌生人。大抵是因为在

医院这样特殊而又相对封闭的环境

里，人们短暂地达成了情感的互通，

所以每个人的内心会不由自主地变

得柔软和宽容。

和父亲交谈了一会儿，我走出病

房，把空间留给其他亲人。走廊上，护

士们正匆忙送一位病人赶往急诊室。

他们小跑着从我身边经过，急切的步

伐踩在地板上，在走廊里荡起令人焦

躁的回音。更远一点有穿着病号服的

人在做保健动作，他把全身重量放在

稳定器上，一步一步小心地往前挪。

家属像影子一样跟随其后，害怕病人

突然摔倒，又因担心刺伤他的自尊不

敢上前搀扶。

医院像一个巨大的展示厅，陈列

着各式各样的人生。人们在医院楼

道间匆匆而过，谁也不知道彼此平静

的脸面下掩藏着怎样的人生，谁也无

暇去理会他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今年，患有帕金森的外公住院，

我又一次来到了这家医院。

和去年相近的月份，天气却比往

年冷了不少。我在窗前眺望，冬天还

未完全走远，枝头的黄叶在料峭春寒

里将落未落。病房里，外公的面色也

像树叶一样枯槁。

说来惭愧，我和外公相处时间

不多。记得最深刻的，竟是小学一

件不甚光彩的旧事。那时我心气叛

逆，当着外公的面称母亲为“她”，被

外公捉住劈头盖脸一顿训。一个称

呼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我那时只觉

得外公古板迂腐，并不服外公的管

束。现在想来，那无疑是外公耿直

性格的侧写。

托外公外婆的福，我们家可说是

广义上的书香之家。外公外婆一生

教书育人，连带着影响了我母亲和姨

妈的择业。古时读书人大都有一股

傲气，这点在外公身上表现得尤为分

明。外公一生磊落求实，不喜做表面

工程。在大学任教时有一个评职称

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却因为不想写

书面材料放弃了。“我做好自己的事

就好了，评不评职称又有什么关系

呢？”尽管会因此损失一笔退休金，外

公却依旧固我，狷介如斯。

母亲曾对我讲过一个外公年轻

时的故事：那时学校举办职工运动

会，外公参加的第一天就轻轻松松

获得了金牌，第二天又得了金牌。

他就跑到组委会商量，他说：你看，

我以后每天都是金牌的，你们就不

要再发金牌的奖励了，直接换第二、

第三的奖励给我吧！讲到这里，母

亲的脸上漾起自豪的笑容。都说子

女是父母的骄傲，反过来又何尝不

是呢？

而现在，那个令我们骄傲的外公

安静地躺在床上，再不会起来中气十

足地教育我们。步入死亡怀抱的外

公变得温驯而柔和，像孩童那样轻

盈，将悲伤的重量留给还要继续前行

的亲人。

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传递不到

的思念，是深夜永远忙音的电话，是

今后每个新年再也无须拜访的空荡

居所。

每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会遥想死

亡的轮廓，或恐惧或平淡，或坦然或

坐立不安。但唯有一点被反复打磨

成为普遍的认知：死亡总是突如其

来，不给人转圜的余地，也不给人准

备的时间。

无数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故

事在医院里上演，如同日月轮回、

四季更迭，一天天、一年年循环往

复。每分每秒都有新生命诞生，每

分每秒也有人死去。生与死形成

严丝合缝的闭环，恰如头尾相连的

响尾蛇。

每个人自诞生起都走在这条归

途上。有的人走得快一点，有的人走

得慢一点，但最后都殊途同归。宗教

里有极乐、有天堂之说，我也愿意相

信死后世界的存在。相信死亡并不

是分离，而是一场终将到来的久别重

逢；相信死亡会是一枚凝固的勋章，

将此生所获的功勋珍重地戴在行者

的胸膛；相信死后会有天道昭彰，生

前所行所为，都将以一种温柔而公允

的形式回报于你。

我想，我会在葬礼上放下一支

新折的杨柳。人在祝福中降生，他

的离去也值得拥有更多的欢笑和

悲伤。

父亲的造像
□吕观德

一
一粒饭离群索居
如迷路走失的羔羊
躺在桌上
父亲用粗糙的手
把它关在嘴里的收容所

二
薄薄的稀饭
照出父亲的五官
喝着⋯⋯来个碗底朝天
父亲用嘴舔了又舔
那碗好像清洗过一样
少了一道工序

三
石子路、泥土路布满村庄
“换豆腐哦，换豆腐哦！”
父亲挑着豆腐担

像流动的血液游遍村庄的脉络
干活的、上学的打开血管的阀门
于是村庄打个哈欠，直起身子
恢复黑夜前的精气神

四
五岁的孩子
在父亲的灵前
双手合十，拜了又拜
她说，这位爷爷
经常给他们分些礼物
因为慈爱，父亲成为模特
孩子们心中勾勒菩萨的轮廓

五
送灵的队伍后面
跟着一位特殊的客人
绕着父亲的坟墓
转了又转
人们说，村里的狗
都是父亲的伙伴
父亲总为它们准备着口粮

六
冬天

被窝成为抵御寒冷的
那道隔离墙

父亲说，天上掉下馅饼
只有比别人早起
才有机会品尝

因此早上总是跑着上学堂
想不到父亲的一句话
让儿子一生感受着
太阳的正能量

七
随时随地

都是父母教育的讲堂
父亲说
合得来的
远眺嫩绿的田野
那群一起吃草的肥羊
谈不拢的
仰望夜色里的天空
那永不聚首的参与商

八
当年冬天
寝室四面漏风
思维冻成屋檐下的冰道
父亲搭车六十里
背着一捆打好的稻草
铺在床上
借着松软的弹力
儿子纵身一跳
跃进大学的课堂


